 附件 :  五   知识至高处以气魄相通    情感至深处以奉献相连
        石壶回港，重拾忙碌生活，不觉又已数月。一日，电话叮叮地响着，他拿起话筒，对方先说：

        “我找石壶教授。”
        “我就是，你是谁?”
        “我叫小典，恩典的典，我是凤仪的妹妹，有急事找您。”
        他想必是凤仪的急事，故回答道：
        “你定时间和地点罢!”
        “半小时后在湾仔地铁的恒生银行等，不见不散。”
         “好，我马上动身，再见!”
        他挂上电话，才发现自己并不认识小典。心想，为什么凤仪不自己打电话来?她出事了? 他自责不可有此不吉利之想。刚才的电话是不是一出恶作剧?为什么不曾听说她有一个妹妹呢? 
        刚到恒生银行，他就作找人的样子。小典上前，他也上前，两人同时开口，他说：


        “您是小典?”
        “你是石壶?  我们去新世界海港酒店，好吗?  那里三点到六点有琴听；有自助茶点吃，每份七十五元。”
        他笑她讲的详细，并以手作势道：
        “小姐!  带路罢!”
        未几两人来到酒店大堂。女侍依石壶意带他们到近窗的位子坐下。两人共一壶红茶，他用草莓、西瓜、葡萄及两种哈蜜瓜砌成一碟彩色拼盘，她则拿了一块巧克力蛋糕。两人对坐，他心急外缓地遥望海对面的钟楼，细算日子，半年前曾和凤仪遥望港岛，看到李锦记的广告，这样，在无意中，目光应曾遥射到这间酒店，遥射到他和她对坐的台子。那天他曾凝视夜空，他眨眼，星星也眨眼，像是在亿万光年外的穹苍深处偷传情恨。今天凝视晴空，他的心波在浮动；云朵的心波也在浮动，像是在回忆元月八日，她采访的那个下午。他终于忍不住，开口道：
        “凤仪有急事?”
        “是的，写在给我的信里。但如果您当我是陌生人，我就不该让您看这封信。”
        论理，小典不是陌生人，是什么人? 论情，替凤仪办急事的人，绝不是陌生人! 他说：

        “你既然是凤仪的妹妹，我怎么会当您是陌生人?”
        “她常提到您，渊明及子青，所以对你们，我总觉得相识已久。你们早年结义为兄弟，她和我今年在尖东堤岸结义为姊妹。”
        他敢打赌，凤仪与小典是在元月八日以后结为姊妹的。这么说，那幅香港景色不仅刻入他的心园，也刻入凤仪的心园。为什么他一心一意地想过去，竟把她贬为一幅回忆的背景?回忆曾使他过滤掉无数渣滓，把过去真化、善化及美化。现在想来，回忆也有残酷的一面。他不知那晚忽略了甚么，但知确是有所忽略，想到这儿，说：
        “那么就当我们是久别重逢罢!”
        她细嚼‘久别重逢’四个字。对没有见过的人说‘久别重逢’，倒是新鲜别致呢! 她把凤仪的信拿出来，说：
        “您就当我们是黄教教友，来读这封信罢!”
        黄教教友? 我们?  她无疑在说她也信奉黄教。既是教友，就不必再顾虑，不必再把世界一分为二，不必再有对立的爱、恨……。这套黄教黄学情思，是他、渊明和子青所皱染的，所笃信的。但人是软弱的，信和行毕竟是两回事。现在他要在软弱和失措中来读凤仪的信。
小典：

        香江一别，不觉又已五月。可记得那天夜晚我们在尖东堤岸勾指起誓结为姐妹? 可记得我们相互拥抱，用热泪来倾吐彼此诚挚的情怀? 自那天起，我就决定要照顾你，照顾梦里的人，也照顾黄教。[评：人愈孤独愈想照顾人。]：有一个母亲，一个妹妹，一个梦里的人，一个黄教，我还不知足吗?但是也自那天起，我有了剧烈的腰痛。想到母亲含辛茹苦的将我抚养成人，我决定带着痛去加拿大替我母亲办依亲移民，在加拿大边办移民，边看医生，又边上班。我的医生忙，说我的痛可能起于女儿事，也可能来自怀孕……。我告诉他我还没结婚，他说：

        “没结婚就会不怀孕?”
        后来我去看一个新出道的女医生，她详细替我检查，并对我说：

        “你得了卵巢癌，已扩散至淋巴腺……，石壶为甚么没来看你?”
        小典，我怕母亲受不了，不假思索地在亲人栏里填上石壶，怎么办? 小典，我不能去，不能去。我曾怒问上苍，为什么在我开窍未久，便夺去我的生命?或许他真的以万物为刍狗，任其自生自灭?或许他预知献身黄教的苦难，怜悯地接我上天。但是我走了，母亲、小典和梦中人由谁来照顾?上帝啊：
        “你无所不知，故不能有希望，也不能有憧憬。但人对未来却无能确知，因不确知，故对未来总是怀着希望和憧憬；有多少分未知，就有多少分憧憬，多少分希望。你既知我不确知未来的苦难，为什么不让我在希望中活下去?”
        是的，上帝有所不能，有所忽略，而那不能及忽略的部分属于命

运。约翰福音开卷便说上帝囊括一切的道：
        “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”
        那么命运是道的一环，上帝的一环，但上帝不能改变命运，一如他不能把自己举起来! ……

        好痛! 要等护士打止痛针，我才能继续写，但我担心，担心迟些更不能写。我只好将这封未写完的信寄了。祝
健康
姐
凤仪
甲戌五月十七日
        石壶面对小典，不能言语。固然他跟凤仪‘熟’，凤仪跟小典‘熟’，但‘熟’难传递，又未必对称。在小典心中，凤仪‘情’石壶甚于石壶‘情’凤仪，因此她不能建议石壶做些甚么；在石壶心中，凤仪‘情’小典甚于小典‘情’凤仪，因此他不便在小典面前说些什么。
        凤仪早就向小典介绍过石壶，不，该说介绍过‘石壶情思’。小典无能感觉他的‘情’，也无能理解他的‘思’。她只能将他的情思简化为凤仪对他的爱恋。凤仪呢? 她一直强调石壶这也‘对’那也‘对’，男孩也说他‘对’，怎能以此来造谣，说她爱上他? 小典说不过她，同意他对，同意她未爱上他。元月八日以后，‘对’和‘情’逐渐混淆不清。谁在“对”中偷偷地渗入了‘情’? 那‘情’悄悄地俘虏了‘对’，以致‘对’和‘不对’突然地在她的座标系统中失落。如果还有所谓‘对’，那只是他的‘对’。这样说理，岂不太狭隘了? 但她并不自觉，她满怀着奉献的精神，要将自己奉献给母亲，给小典，给黄教，给梦中的人。‘奉献’是‘情’还是‘理’? 一个人献身宗教或祖国，往往壮志未酬身先死，能说是理性行为吗? 眼前她得筹划和探索怎样跟这世界道别，怎样进入另一世界。人在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信仰。旁边姓许的癌症病人已先她而去。许小姐非常勇敢，曾和教友们在她床前合唱，歌颂
        “主爱奇妙，长阔高深，真是令人难猜……。”
        她相信自己被主荣召，为凤仪祈祷，希望凤仪改信耶教，随她踏上天国之途。是的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写道：
        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
        凤仪问：“我去天国，母亲呢?”
        有了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写道：
        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
        但是小典呢? 石壶呢? 她在痛苦中看许小姐弥留之际送她的新、旧约。

她念过耶经，如今不少章节算是重看。《创世纪》云人是在吃禁果以后眼睛才明亮的，耶神却以此来增加女子生育之苦，来罚女子恋慕丈夫，受丈夫管辖，来赶人类出伊甸园，以免他们偷窃生命树的果子……。后来又着挪亚造方舟，降大雨，使世上各种动物在洪水犯滥四十天以后，存者不过七对。历史记以色列为求战胜巴比伦，升儿童保护神耶和华为唯一的神，但终战败。后来耶经在以赛亚及启示录里预言耶和华为以色列报仇，其凶狠淫乱，令她躲在被里颤抖。她本来有求于耶和华，现在却要倒过来求上苍怜悯耶神。

石壶呢? 他生活在情怀和理想的大气层中，任何外来之情，在通过大气层之际，必有所消损，有所阻延，‘情’抵他心窝深处时，发情之人或已境易情终，或已花落人家。于是此情总是不归情。然而‘情’过他的大气层，总是逐步纯化，炼成精髓，故当他为情所困时，往往不能自己，惜时已过，境已迁，以‘迟情’追‘旧人’，何其无奈?!正是：
        春至君不觉，只当冬未归；
        今读君来鸿，方晓春将去。
        残花点凄草，不见故人游；
        强把时光转，重回春去处。
        他重返元月八日的夜晚，去回味“云若有情云亦苦”，去回味“知识至高处无不相通，情感至深处无不相连”，去回味‘凤仪的议论及模样。’啊，还有她的泪光。是夕阳的余晖，抑是他的回忆树，遮住了泪光里的激情? 晚上和她勾指起誓时，是深夜的黑幕，抑是他的回忆树，掩饰了她心房的震撼? 他自问：“为什么当时沉溺于回忆香港景色，而不去回忆她?”他能在当时回忆当时吗?唉，回忆是他的‘寡人之疾’，是上苍赋予他的‘不足之症。’她已远去，回忆中的她也已纯化，在他五腑脏内卷起一股情感动能，如北江洪水越堤而过，冲向农田宅落，冲向一○七号公路! 只是广州和粤北诸地，都有抗洪队来抢救，他和她的情又有谁来抢救呢? 恍惚间她在他眼前伸出幺指。他会意，也伸出幺指，跟她勾指起誓，起誓和她同游张家界，同游天子山。他问小典：
       “你认不认识凤仪的母亲?”
        “认识，我叫她张伯母。”
        “我想，我们应去拜候她。”
        “是的，迟早得告诉她凤仪的病。凤仪的父母都是逃亡到香港的。凤仪小学尚未毕业，父亲便因肺癌病逝，从此母女相依为命。两人生离不久，又临死别；凤仪怕母亲熬不过白发送黑发之苦，才填您的名字在入院登记表上。请您帮我依照她的意思做，劝她母亲回避‘死别’。我已买妥韩航机票，七月十六日飞多伦多。”
        她四月十三日才过二十六岁生日，小小年纪，怎能代长辈料理凤仪的后事? 石壶道：
        “我真希望凤仪能够康复!”
        谁不希望她康复? 但谁相信她会康复? 多少人的希望为科学的诊断所夭折? 以前人在希望中无奈地看着亲朋离去，如今医生先估计生存区间，然后让病人在绝望中等待死亡。小典道：
        “夏天等坐飞机去美、加的可谓人山人海。我替您订七月十六、十八及二十日的座位。我马上打电话给张伯母，约定时间到她家拜访，好吗?”
        “很好，谢谢你!”
        她去挂电话。这时钢琴和大小提琴传来梁祝协奏曲。少年无猜，寒暑同窗，临别，祝英台曾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儿身，可惜梁山伯未能及时领悟。世间有多少美事能及时为人领悟? 石壶总算作出勇敢的决定，他要上路了，上路去会凤仪。谁忍心去问他为什么不早‘动’，在她近在咫尺时‘动’?
        小典带路来到张府，石壶跟着她叫张伯母。闲话不记，在两人劝慰下，张夫人对石壶说：
        “凤儿不只一次提及你，我早料到她喜欢你。本来她年幼丧父，能有一个人做她父亲及丈夫，是她的福气；但作为母亲，我能鼓励她吗? 如今命运把她交给你，做我该做而无能做的事。时间不饶人，你放手去照顾她吧。”
        说完泪如雨下，真是母亲的泪水不堪睹，不堪流。小典和石壶力劝数回方才离去。他在张伯母脸上，依稀看到凤仪的影子。
        七月十六日，石壶到启德机场送小典，小典提议去‘世界之窗’候机。他想起半年前和凤仪在那听张亦文及李文革议论《废都》，不觉怅然。为免睹新怀旧，他提议到楼上去。他叫了一碗皮蛋瘦肉粥，她叫了一杯冻柠檬茶。两人都绝口不提凤仪，都在凝视窗外。左边可看到中华航机，撩起他无限的回忆。右边可眺望跑道，降落的飞机总是自九龙塘那边飞来；升起的飞机则向鳄鱼鲗对海上空飞去。他曾在城市理工学院九楼的西餐厅看各式飞机转弯下降，机肚清晰可见，不到三分钟便可看到一架。他又曾在太古城康怡花园看飞机升空，轰隆之声远甚于倦机下降。现在升降同时收入眼帘，倍觉启德机场接送生涯的忙碌。想来自己又何尝不忙碌?然而，在旁人眼中，能抽闲送一个才见一面的女孩，何来忙碌? 但他不是纯理智的，第一印象决定了他对她的感觉。

        时光要过就过，转瞬她跟他握手道别。她自知任重道远，带着自己和他的深情来会凤仪。凤仪听说他将至，该是多么高兴啊? 飞机在三万余尺是高空以五百多哩的时速踏云东行。她第一次在云上看云，好不兴奋。原来云层变化万千，有幻有穴，穴底深处就是南海、台湾、东海……。云海之上则仍是穹苍无垠。啊，宇宙的奥秘可真令人难猜。或许数月前凤仪也曾在同一上空目睹此景，思此奥秘。她真想在这一刹紧握她的手，看石壶所谓的“情感动能”会否共鸣于她与凤仪之间? 

        凤仪呢? 她不分昼夜卧病床上，既乏人探访，又无前途可言。她费了偌大精力办妥移民加拿大的手续，而如今最愿意的，却是躺在香港的病床上；细弱的手除了负责输送葡萄糖液，还棒着许小姐留给她的“圣经”。切莫叹息，切莫埋怨，她得趁能输糖捧书之际，赶快念圣经，赶快思考人生——残余的人生：
        方舟事件以后，男人只剩下挪亚及他的儿子闪、含、雅弗，女人只剩下挪亚的妻子及儿媳。神造虹于云彩，并以此跟挪亚立约，再不以水泛滥，毁灭一切有血肉的活物。洪水后两年闪一百岁，生亚法撒，至二百九十年后得第八代孙亚伯兰，即亚伯拉罕。再十四代得大卫，再十四代被俘至巴比伦，又再十四代藉道成肉身得神的独生子耶稣。[评：以后不知耶神有没有再生儿女，也不知洪秀全是不是耶稣的弟弟。] 加起来前后不过几千年，似乎只能代表以色列的传说时代，远比中国的三皇五帝短。闪活六百岁，虽可见子孙繁衍，但方舟不及伊甸国；洪水过后陈尸遍野，他的恐怖和凄凉必甚于始祖亚当和夏娃。[评：想起二00四年底印尼的海啸。]偷吃禁果以前，亚当和夏娃都是赤身露体的‘盲人’ ，岂能欣赏人体和万物的美?挪亚的后裔眼明智聪，能造城塔，耶神恐‘他们合作，就没事不成就的了’，于是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，分散在全地上，他们就不造那城了。[评：耶神无所不能，何需‘下去’变乱?]
早年埃及富裕，有金字塔及别的遗迹为证。当时移民埃及者众，不免移风改俗，信奉异教，一如当今华人信耶教一般。后来埃及人驱逐移民，一如近世外人排华。圣经记摩西带犹太人渡红海，在耶神淹死埃及追兵以后回迦南，旅程达四十年。在路途中，他颁布十诫，包括不可杀人，但他却藉耶和华之名屠杀异教徒，难怪唐代容纳各教，终禁景教，即当时的耶教……。
        她无事可做，已将旧约三十九部及新约二十七部尽览无遗。她想，黄教容得耶教，耶教却不容异教。她祈求上苍，超度耶神及各派耶教教徒，希望他们有容人之心，有容异教之心，有容万物之心。至此她内心激起一股热流，窜向全身；她真希望自己有耶经里参孙的力量，把众人排除异教的心石搬开，她又希望自己有罗马帝国时代耶教徒斗狮子的勇气。是的，癌细胞不正像狮子，在撕扯她的内脏?她绝不让癌细胞侵蚀她寻美及寻自然的灵魂，兴奋得眼泪像细泉般涌出。石壶曾说

        知识至高处无不相通，情感至深处无不相连。
啊，有了，
        情感至深处以奉献相连。
        她永远记得元月八日。那天她顿悟
        知识至高处以气魄相通。
遗憾石壶在她知识开窍之际不曾‘动’ ，遗憾她自己也不曾‘动’! 此刻临情感开窍，她怀着下床起舞的冲动，却不见他。是‘死’开她情窍；若非死亡在即，她再活五十年，也未必有此奉献的情怀。“梁山伯与祝英台之情，罗蜜欧与朱丽叶之情，不都是奉献之情?”他们活不到年华二八，我已比他们长寿一倍，有何遗憾呢? 孔子曰：
        “朝闻道，夕可死矣!”
我可以去了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快乐地跟石壶道“珍重”，说“再见”!
        她静静地昏睡过去，小典悄悄地走进病房。不见数月，凤仪瘦成这副样子，小典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她更不能相信凤仪睡里的微笑。她信耶教了? 她从耶经中获得力量? 小典轻轻地把圣经挪开，呆坐在床左边的靠椅上等，等，等她苏醒过来。
        微弱的灯光照着苍白的面颊。她的嘴唇在抖颤，在抖颤。护士又在她臀部补上一针，并告诉小典，她的脑仍就清醒，只是五脏俱为癌细胞所侵蚀。小典怕得发汗，想通知石壶，石壶却已在飞机上。

        凤仪半醒，小典赶忙趋前说：

“凤仪姐，我是小典，我来看你。”
        边说泪水边滴落在凤仪的床上。凤仪道：
        “好冷，抱我。”
        小典轻轻地抱住她，却发觉自己在发抖，说：
        “石壶已在飞机上，他会来看你。”
        “你要他来的?”
        “不是，是他自己决定的。”
        “对不起，我不能照顾你了。请你答应我好好地照顾自己，照顾母亲，照顾黄教，照顾，照顾石壶。”
        她终于说出照顾石壶的话。小典道：
        “我答应你，但你要支撑下去，你要等他。”
        小典竟说不出“你要康复”。在科学世界里，谁又说得出呢?
        凤仪怕撑不住，着小典拿纸笔来，代她写信给石壶。

石老师：
        对不起，您游张家界之际，我不及告别就赶来多伦多为母亲办理依亲移民。在永州跟您一起作‘卡拉演讲’，留连至今不忘。只可惜由桂林至永州途中，我已身感不适，且每况愈下，终于病倒在床。回想，大约当时已患癌症。
        近读耶教六十六卷经文，深觉宣扬黄学、黄教实乃当今急务。只遗憾我已身不从心，离世在即，无能再贡献。我留下《拾花集》数卷，请您将它与子青及渊明的文章一并整理。文中涉及您的，有些不合规矩，然老师曾说：
        “诗不以词害意，文不以理压情。”
若删去学生对老师由衷之情，任其埋没，岂非不美? 不自然?
        黄学、黄教出于儒、道、佛而美于儒、道、佛。然今适逢科学及商业盛世，人心向快。为免于曲高和寡，宜将黄学、黄教溶于百姓所好，其中尤以通俗小说及音乐最能尽潜移默化之功。今西方强权以信耶教为主，学生尽览耶经以后，深觉诸耶国在中东及它处的争战和霸道实非偶然；若任其蔓延，则科学将用于欺压小国，浪费资源，污染大地及蚕食人心。另一方面，耶教广置教堂，使教友能经常聚集，以诗歌及灵修来慰藉软弱的心，黄教岂可不学?自汉武帝‘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’以来，中华文化逐渐偏于一方，而儒术因缺竞争，亦逐渐教条化。故愈想提倡黄学、黄教，愈不可独尊黄学、黄教。任何哲学和宗教均有其局限，黄学、黄教亦不例外，它是用来修身和齐家的。它重视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法，但不以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法来压自然的美及自然的情。……

        我将去，但求去的自然，去的美；你们将葬，但求葬的自然，葬的美。……”
        她昏昏沉沉，小典则心乱如麻，饱历她弥留之苦，后悔力劝张伯母留在香港等消息，挂电话给她，想向她报告凤仪的病况，但总是没人接。
